
元代路级官府首领官考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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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元代路级官府首领官的设置可以追溯到蒙古国时期的汉世侯路制以及十路征收课税

所。 元代首领官的员额与地位均有所变化,其铨选是不同类别衙署官吏互相迁转的一个重要媒介。 首领

官率领吏员拟写公文草案是路级官府处理政务的必要环节,与路级正官集体决策相对应,三名首领官也

分别押署案牍,共同参与决策。 元代首领官之所以受到重视,与蒙元朝廷重视案牍官的传统有关。 较之

于府州县、录事司的首领官,诸路首领官素质较高,贪腐擅权现象并不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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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代路总管府的官员可分为正官和首领官。
达鲁花赤、总管、同知、治中、判官、推官,属于长贰

正官;经历、知事、提控案牍兼照磨承发架阁,则属

于首领官,亦常被称为“案牍官” “幕职官”。 总领

文职吏员以及案牍事务,是诸路首领官的基本职

掌,“国朝之制,各路设首领官三员,总领六曹,职
掌案牍,谓之宾幕”。①

路级是元代管民官府的最高层级,地位的重

要性显而易见。 在路级官府的行政运作中,首领

官的地位不容忽视。 元代文人杨维桢甚至感叹,
“郡不得良二千石,幸而得一良经历,郡可治” 。②

有关元代首领官以及路总管府已有整体性的研

究成果③ ,但具体到路级官府的首领官,未见有

专门讨论。 本文拟着重探讨诸路首领官的制度

起源、员额、印信、铨选等问题,并以黑水城汉文

文献为基础分析首领官在路级官府运作中的

地位。

一、路首领官制度溯源

元代路级官府大体是因袭和变通金代路总

管府而来。④ 不过,金代路总管府的案牍事务由

三名正官分领⑤ ,元代路首领官的设置较多受到

蒙古国时期汉世侯路制以及十路征收课税所的

影响。
蒙古国时期的汉世侯路制杂糅了行省、万户、

兵马都总管、都元帅等金朝官制的内容。⑥ 统领一

路的汉世侯大多重视延请儒士担任幕僚,部分幕

僚的头衔有“知事、经历、掌书记、书记等职”。⑦虽

然出现了经历、知事的名称,但相关幕僚的头衔是

非常混乱和不规范的。
太宗窝阔台汗二年十一月蒙古朝廷在汉地设

置了十路征收课税所。⑧蒙廷只是直接任命了十路

征收课税所的正副长官,下属官吏的人选多由课

税使决定,“凡佐吏,许自辟以从”。⑨ 当时十路征

收课税所的幕僚多为经历、知事等。⑩例如,邢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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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亨先后担任过真定路课税所的掾史、知事、经
历、副使等职。􀃊􀁉􀁓

元世祖忽必烈即位后,重建路制,实行兵民分

治,“始罢诸侯世守,立迁转法”。􀃊􀁉􀁔 就首领官的设

置而言,蒙古国时期的汉世侯路制和十路征收课

税所均对元世祖朝新建的路总管府产生了一定的

影响。 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
经历、知事等固定成为路总管府首领官的名称;其
二,保举是元世祖朝初期诸路首领官选任的一个

重要途径。 例如,自蒙古国时期开始济南人王忱

便是当地世侯张宏的幕僚,元世祖至元二年张宏

转任真定路总管,任命王忱担任“知事,偕往”。􀃊􀁉􀁕

至元二年保定世侯张柔之子张弘范担任大名路总

管,征召阮某“充幕”。􀃊􀁉􀁖

至元五年王恽在担任监察御史后,向朝廷建

言“选参佐” 之法。 “近闻朝省选用随路总管,其
法甚妙,然参佐尤当精择。 所谓掌司经历者,务要

识大体,有议论,通案牍”。 王恽认为至元二年“随

路总管许令带行参佐二员”的规定会有结党营私

之弊,建议路总管保举之人“交相为用,如真定府

尹所保,用之保定,保定所保,用之他路之类是

也”。􀃊􀁉􀁗这里的“参佐”,主要是指路首领官。 此后,
伴随着朝廷选官制度的完善,保举不再是诸路首

领官选任的主要途径。
二、路首领官的设置及其印信

《元史·百官志》仅载有诸路首领官的名称和

员额:经历一员,知事一员或二员,照磨兼承发架

阁一员。􀃊􀁉􀁘这一记载过于简略,本文拟做三点补充。
其一,诸路首领官的品级。 按《元典章》 ,诸

路经历,从七品;知事,从八品。􀃊􀁉􀁙 根据大德十年

中书省的咨文,诸路原设提控案牍一员,没有品

级。 鉴于当时“到任正从九品员多,不能迁调” ,
经吏部呈请,将诸路“提控案牍”改为“提控案牍

兼照磨承发架阁” ,由中书省“敕牒”任命,“给降

从九品印信” 。􀃊􀁉􀁚据此,大德十年诸路“提控案牍”
改称“提控案牍兼照磨承发架阁” ,升为从九品。
高仁曾指出《元史·百官志》 将“提控案牍兼照

磨承发架阁” 的官称误记为 “ 照磨兼承发架

阁” 􀃊􀁉􀁛,当确。 “提控案牍兼照磨承发架阁” 常被

简称为“照磨” ,郑玉也提及诸路“照磨,初名提

控案牍,行省版授。 后改兼照磨承发架阁,乃命

于朝,列第九品” 。􀃊􀁊􀁒

其二,元世祖朝诸路首领官的员额,有过从三

员到两员再到三员的变化。 对此,王恽《秋涧先生

大全集》两篇事状中留下了蛛丝马迹,撰写时间为

至元五年到九年王恽担任御史台监察御史期间。
《弹大兴府擅注案牍官事状》:“今照得,随路总管

府元设提领案牍官已是罢去。 今体察得:大兴府

却将司吏韩仲礼充案牍官勾当。” 􀃊􀁊􀁓 据此,世祖初

年,元廷废罢了诸路“提领案牍官”。 至元五年中

书省公文载:“近为随路所设经历、知事,职掌案

牍,照领一切公事。” 􀃊􀁊􀁔可见,此时诸路首领官仅有

两员,即经历和知事。
至元八年二月,朝廷将诸路转运司并入诸路

总管府􀃊􀁊􀁕,此后不久,诸路首领官又增设提控案牍

一员。 按《为运司并入总管府选添官吏事状》,诸
转运司、奥鲁总管府并入诸路总管府后,路总管府

职掌事务剧增,王恽建言增加路府州县正官和首

领官的员额􀃊􀁊􀁖,此建言应该被朝廷采纳。 至元十九

年,又明确了提控案牍的级别,“凡总府续置提控

案牍,多系入仕年深,似比巡检例同考满转入从

九” 􀃊􀁊􀁗,此处“总府”当指路总官府。
其三,如何理解 《元史·百官志》 所载诸路

“知事一员或二员”? 笔者认为,一般来讲,诸路知

事为一员,二员实属特例。 笔者所见,元代仅有大

都路􀃊􀁊􀁘以及江浙行省平江路、腹里真定路设置过二

员知事。 如至大三年七月《江浙尚书省札付碑》、
至正二十一年《平江路总管周侯兴学记》两块碑刻

题名中有两员平江路知事;􀃊􀁊􀁙元代中后期四块真定

路碑刻题名中均有两员真定路知事。􀃊􀁊􀁚三路设有两

员知事应该与所辖民户众多有关,平江路的户口

数为全国各路之冠􀃊􀁊􀁛,真定路的户口数在腹里地区

仅次于大都路。􀃊􀁋􀁒

路级官府三员首领官中的经历和照磨,均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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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中书省礼部铸造和颁发的官印,诸路“经历,今
出吏部选,用七品印章”。􀃊􀁋􀁓 湖北省荆门市出土过

一方至元十四年“中书吏礼部”铸造的“峡州路总

管府经历司印”。􀃊􀁋􀁔1981 年河北赤城县出土过一方

延祐二年七月中书省礼部铸造的“云需总管府经

历司印”。􀃊􀁋􀁕大德十年以后,诸路照磨“给降从九品

印信”。 郑玉言:诸路照磨“兼领对同承发检举勾

销,与夫图籍之所藏、案牍之所庋,别有印章” 􀃊􀁋􀁖,
兼领官方文书最初的处理和最后的流转、储存,应
该是照磨“别有印章”的主要原因。

地位介于经历和照磨之间的知事,是否拥有

官印呢? 笔者认为知事应该没有官印。 按《至正

金陵新志》,元顺帝至正年间的集庆路,“经历司,
有印,经历一员;知事一员;提控案牍兼管勾照磨

承发架阁一员,有印”。􀃊􀁋􀁗

由此可见,照磨印的使用范围仅限于对案牍

承发、架阁等的日常处理;而经历持印,反映出其

在首领官群体中的主导地位。
三、路首领官的铨选

元世祖朝以后的路首领官并非严格意义上的

幕职,名为幕职,实为佐官。 元人认为诸路首领官

铨选与管民正官相同:“经历,今出吏部选,用七品

印章……朝廷慎其选,与守令同,以廉明者有操尚

者居之” 􀃊􀁋􀁘,“夫知事,八品官尔,其任与三品等”。􀃊􀁋􀁙

为更详细了解元代路首领官的铨选,笔者统

计了一些具体个案。 篇幅所限,仅统计了曾在江

浙行省任首领官者的前职与迁转职均较为明确的

铨选个案,包括 15 名经历、10 名知事、5 名照磨,
参见表 1、表 2、表 3。

据表 1、表 2、表 3,将江浙行省诸路首领官的

前职与迁转职简单归纳如下:15 名经历中,6 名的

前职曾任高层衙门吏员、4 名为管民正官、5 名为

首领官;3 名迁转职为高层衙门吏员、8 名为管民

正官、3 名任首领官、1 名任场务官。 10 名知事中,

　 　 表 1　 江浙行省诸路经历铨选表

任职时间 姓名 任职路 前职 迁转职

世祖朝 韩冲 太平路 户部吏员 詹事院吏员􀃊􀁌􀁖

成宗朝 范忠 平江路 江浙行省吏员 中书省吏员􀃊􀁌􀁗

成宗朝 曹实 和州路 江西行省吏员 绍兴路三江盐场司令􀃊􀁌􀁘

仁宗朝 刘济 湖州路 江南行御史台吏员 江浙行省左右司都事􀃊􀁌􀁙

文宗朝 左祥 湖州路 广州路香山县尹 广州路增城县尹􀃊􀁌􀁚

中期 杨允 台州路 庆元路慈溪县尹 平江路推官􀃊􀁌􀁛

中期 王安桢 台州路 江浙行省理问知事 江浙行省吏员􀃊􀁍􀁒

中期 雷机 邵武路 延平路知事 兴化路兴化县尹􀃊􀁍􀁓

中期 周自强 饶州路 广西两江道宣慰司都事 婺州路义乌县尹􀃊􀁍􀁔

中期 吕良弼 太平路 宁国路知事 池州路贵池县尹􀃊􀁍􀁕

中后期 林泉生 泉州路 福州路福清州同知 温州路永嘉县尹􀃊􀁍􀁖

顺帝朝 郑礼 漳州路 福州路闽清县尹 浙东道宣慰司都元帅府都事􀃊􀁍􀁗

顺帝朝 王文彪 处州路 江浙行省吏员 赣州路推官􀃊􀁍􀁘

顺帝朝 朱某 延平路 福建道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吏员 福建都转运司经历􀃊􀁍􀁙

顺帝朝 高本祖 漳州路 漳州路知事 汀州路清流县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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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　 江浙行省诸路知事铨选表

任职时间 姓名 任职路 前职 迁转职

成宗朝 刘守让 婺州路 浙东海右道肃政廉访司照磨 江南行御史台吏员􀃊􀁍􀁛

元仁宗 雷机 延平路 福州路古田县丞 邵武路经历􀃊􀁎􀁒

英宗 丘世良 庆元路 杭州路儒学教授 杭州路於潜县主簿􀃊􀁎􀁓

中期 李璋 平江路 新附军万户府知事 扬州路江都县主簿􀃊􀁎􀁔

中期 程郇 镇江路 台州路儒学教授 衢州路江山县尹􀃊􀁎􀁕

中期 吕良弼 宁国路 浙东道宣慰司都元帅府吏员 太平路经历􀃊􀁎􀁖

中后期 徐泰亨 建德路 福建道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吏员 池州路青阳县尹􀃊􀁎􀁗

中后期 朱文瑛 镇江路 宣慰司吏员 泉州路惠安县尹􀃊􀁎􀁘

顺帝朝 高本祖 漳州路 湖广行省吏员 漳州路经历􀃊􀁎􀁙

顺帝朝 谭清叔 平江路 儒学教授 河南行省吏员􀃊􀁎􀁚

　 　 表 3　 江浙行省诸路照磨铨选表

任职时间 姓名 任职路 前职 迁转职

仁宗朝 徐沂之 温州路 江东建康道肃政廉访司吏员 两浙都转运盐使司盐司管勾􀃊􀁎􀁛

中期 潘瑀 庆元路 湖广汉阳税务副使 湖广茶陵州判官􀃊􀁏􀁒

中期 王奎 婺州路 福建闽海道肃政廉访司吏员 浙东道宣慰司都元帅府吏员􀃊􀁏􀁓

中期 朱某 衢州路 海北广东道肃政廉访司吏员 福建道宣慰司都元帅府吏员􀃊􀁏􀁔

顺帝朝 费诜 绍兴路 福建闽海道肃政廉访司吏员 浙东道宣慰司都元帅府吏员􀃊􀁏􀁕

4 名前职为高层衙门吏员、1 名为管民正官、2 名为

首领官、3 名为儒学教官;2 名迁转职为高层衙门

吏员、5 名为管民正官、3 名为首领官。 5 名照磨

中,4 名前职为高层衙门吏员、1 名为场务官;3 名

迁转职为高层衙门吏员、1 名任管民正官、1 名任

场务官。 由此可见,高层衙门吏员、管民正官、首
领官是诸路首领官选任与迁转的主要途径。

高层衙门吏员是指中书省、行中书省、宣慰

司、肃政廉访司等衙门的案牍吏员。 在诸路首领

官的前职与迁转职中,高层衙门吏员占有很高的

比例。 从世祖朝开始,中书省、行中书省等高层衙

门的吏员就可以直接从文资职官中选取。􀃊􀁋􀁚不少高

层衙门的吏员来自有资品的官员。 例如,中书省

掾,正、从七品文资流官内选取;行省令史,正、从
八品文资流官内选取;宣慰司令史,正、从九品文

资流官内选取。􀃊􀁋􀁛

诸路经历的来源,下县的县尹占有一定比例。
下县的县尹和路经历虽均为从七品,但下县县尹

迁转为路经历,而路经历可以迁转为正七品的中

县县尹。􀃊􀁌􀁒例如,元代中期左祥先后担任广州路香

山县尹、潮州路经历、广州路增城县尹。 香山县为

下县,增城县为中县。􀃊􀁌􀁓因此,路经历的地位大致介

于下县县尹与中县县尹之间。
首领官系统内的迁转可以横跨不同类别的衙

署,并不局限于牧民官府。 根据笔者的统计来看,
行省、宣慰司、肃政廉访司、都转运司、万户府等衙

署的首领官均可以与路首领官互相迁转。 少数儒

学教官、场务官也可与诸路首领官互相迁转。 儒

学教官通过担任诸路首领官可以进入管民官序

列,有利于牧民官府官员素质的提高。 需要注意

·27·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的是,可以与诸路首领官互相迁转的场务官虽是

杂职官,但一般并非杂职出身。 诸路首领官属于

流官序列􀃊􀁌􀁔,场务官、仓库官等出身的杂职官一般

不能够担任流官,流官却可以出任杂职,任回,可
以继续在流官系统内迁转。􀃊􀁌􀁕

综上,诸路首领官的前职与迁转职涉及到高

层衙门吏员、管民正官、首领官、儒学教官、场务官

等多个系统,说明首领官是不同类别衙署官吏互

相迁转的一个重要媒介。
四、首领官与路级官府运作

李治安将首领官在路级官府中的独特作用,
归纳为拟写案牍、参与“圆议”、越级申诉等三个方

面。 同时,经历之所以处于路总管府运作的枢要

地位,与路总管府官员多而又集体决策有关。􀃊􀁏􀁖 以

下拟以黑水城出土元代亦集乃路汉文文献为基

础,对首领官在路级官府运作中的地位做进一步

的分析。
目前所见元代黑水城汉文文献中有一部分是

亦集乃路吏员和首领官共同押署的文书,日本学

者赤木崇敏将其归为“案呈”类文书,并认为“至

少在元代的地方官府中,所谓‘案呈’,就是胥吏收

到其他官府或官员发来的文书后,经过调查,然后

将应该采取的措施及需要文书行移的相关官府、
相关人员开列出来, 然后送至上司的文书草

案”。􀃊􀁏􀁗对此类文书的理解,笔者略有不同看法,文

书最后的押署是三名首领官,当是首领官呈送给

路级官府的公文,而非吏员呈送,首领官也并非仅

仅是“要确认文书程序是否符合规定,并作为责任

者署名”。􀃊􀁏􀁘从首领官与路级官府运作的角度,还
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对此类文书做进一步的

解读。
首先,首领官呈送的草案是路级官府运作的

必要环节。 《至顺镇江志》 载,元代诸路政务“事

无巨细,承吏率先抱案,以白首领官详阅,义可,然

后书拟,路官乃署押施行。” 􀃊􀁏􀁙据此,路级案牍的处

理程序如下:第一步吏员送案牍给首领官“详阅”;

第二步首领官审议案牍;第三步吏员根据首领官

的意见“书拟”案牍;第四步正官“署押”。 黑水城

文书中由首领官吏押署的“案呈”类文书当是上述

路级案牍处理程序中的第三个环节。
元代黑水城“案呈”类文书说明首领官处理的

案牍草案也需要存档,随时接受监察机构的核查

即“照刷”。 例如,黑水城《大德四年军用钱粮文

卷》由两部分组成,第 1 到 32 行的两张纸为文卷

本体,第 33 行以后为河西陇北道肃政廉访司的刷

尾纸。􀃊􀁏􀁚文卷本体部分的最后由府吏、提控案牍、知
事、经历分别押署,第二部分的最后有“河西陇北

道肃政廉访司刷讫”长条形墨印以及“河西陇北道

肃政廉访司分司印”方形朱印。􀃊􀁏􀁛另一则由首领官

吏押署的《至顺元年河渠司官为糜粟蚕麦收成事

呈状》也能说明问题􀃊􀁐􀁒,文书背部有“至顺元年 / 辰

字贰号”字样,张国旺认为此当为一份档案,以辰

字贰号来编号保存。􀃊􀁐􀁓

路级正官处理案牍时需要参考首领官的“案

呈”意见。 早在元世祖朝,诸路首领官就被赋予了

越过正官,直申省部的权力。 按至元五年中书省

札付,“今后随路总管府凡有一切所行公事,若有

府官所见不同,处决偏枉,如经历、知事从正执复,
三次不从, 令经历司官具由直行申部, 详究定

夺。” 􀃊􀁐􀁔《至顺镇江志》在谈及诸路首领官职掌时也

有类似记载:“路官所见或异,则听首领官。 庭口

再三弗从,则又许疏其事,申之省幕若部。” 􀃊􀁐􀁕

其次,从黑水城“案呈”类文书可以看出,三名

首领官都需要押署。 与路级正官共同署事相类

似,首领官群体也要共议案牍。 照磨地位最低,但
却是首领官审议案牍的第一个环节,“令甲凡在

外,诸司署牍皆自下而上。 故一路之事必自照磨

始,照磨以为可,则署而呈之府,然后行之州县。
照磨以为不可,则格不得行。 故一郡之休戚,众务

之得失,在于照磨一署之顷。” 􀃊􀁐􀁖 知事是首领官审

议案牍的第二个环节,谭清叔为平江路知事,“于

幕员在经历左,然吏抱牍进,不涉其笔,长不敢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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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故府中事无巨细,得持可否。” 􀃊􀁐􀁗 经历则对呈

送给长贰正官的案牍处理意见有最后的审定权,
“赞协治体,责任非轻”。 大德十年,中书省吏部建

议将路经历的品级提升到正七品,虽最终未被采

纳,却反映出吏部对路经历的重视。􀃊􀁐􀁘

路级官府首领官在处理案牍过程中,首先会

对案牍处理进行协商,达成一致意见,而后由吏员

草拟正式的草案,首领官吏再依次押署。 正如《至

顺镇江志》 所载,“承吏率先抱案,以白首领官详

阅,义可,然后书拟。” 黑水城“案呈” 类文书实际

上是首领官层级处理案牍的正式文书,《至元五年

军政文卷》是由首领官吏押署的“案呈”类文书􀃊􀁐􀁙,

公文第 18 行“廿九日”上所钤朱印为“亦集乃路总

管府印” 􀃊􀁐􀁚,由此也可以看出此为官府正式存档

文书。
余论

不同于宋代诸路监司分割事权、互相牵制,
元代路级官府则是事权较为完整、集体负责。 元

代首领官地位提高,使得路级流内品官的数量增

加,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行政效率,即便是地位

最低的照磨,对路级事务都有一定程度的决定

权。 元代首领官之所以受到重视,与蒙元朝廷重

视案牍官的传统有关,正如元人戴良所言,“国家

置官,内而朝廷,外而方面,皆为之设幕府以广其

赞助。” 􀃊􀁐􀁛

元廷强化诸路首领官的作用当是为了集思广

益,防范正官擅权。 但在路级官府的实际运作中,
首领官制衡正官的作用亦不应被夸大。 由于品级

有别,首领官主动迎合正官意见,是双方关系的常

态。 首领官与正官分庭抗礼的少数个案,正因为

其特殊性才被文献记录。 例如,元代中期宝庆路

知事陈恕可“惟执律令治文书,不阿上官,人服其

操”。􀃊􀁑􀁒对此,元朝后期士人杨维桢亦有评论,“余

阅郡经历凡若干人,往往陷于随而不立”。􀃊􀁑􀁓

元廷重视路首领官的铨选,尤其是经历选任

的重要性类似于县令,“方今亲民与参佐官,莫县

令、经历为重。 县令乃百姓师帅,师帅贤则德泽

宣;参署为一路纪纲,纪纲振则政务举。” 􀃊􀁑􀁔正因为

此,诸路首领官的整体素质亦较高,“今天子,既申

明守令之制,而尤重幕元僚之选,选必以廉靖有风

才者居之。 ……奔竞者往往争入其选以利转阶之

速,而不知司选者其如此,才而贤者升,而不才不

贤者其黜多矣。” 􀃊􀁑􀁕

元代中期大臣马祖常认为,“行省所差府州司

县提控案牍、都吏、吏目、典史之徒,往往恃其名役

之细微,纵其奸猾,舞文弄法,操制官长,倾诈庶

民”,建议朝廷废罢府州县以及录事司的首领官,
改由正官兼领案牍。 在马祖常看来,被纳入朝廷

流内品官系统的诸路首领官可以继续保留。􀃊􀁑􀁖

元朝后期为加强对汉地民众的防范,朝廷甚

至出台了只能由蒙古人和色目人担任重要衙署

“幕官之长” 的诏令。 元顺帝至元三年四月诏:
“省、院、台、部、宣慰司、廉访司及郡府幕官之长,
并用蒙古、色目人” 􀃊􀁑􀁗,此处“郡府幕官之长”指的

是路经历。 这一诏令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幕职官

的重要性。
明代府级官府沿袭了元代诸路首领官的建

置􀃊􀁑􀁘,明代前期诸府首领官亦可与正官分庭抗

礼。􀃊􀁑􀁙由于缺乏长官的信任以及科举制下幕职威权

的下降,明代幕属官(首领官)地位逐渐下降,职责

渐为长官私人聘请的幕宾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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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head
 

officials'
 

establishment
 

of
 

Lu-level
 

government
 

in
 

the
 

Yuan
 

Dynasty
 

could
 

be
 

traced
 

back
 

to
 

the
 

Lu
 

system
 

of
 

Han
 

marquis
 

and
 

Ten
 

Lu
 

Tax
 

Bureaus
 

du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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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iod
 

of
 

Mongol
 

empire. The
 

posts
 

and
 

status
 

of
 

head
 

officials
 

at
 

Lu-level
 

government
 

had
 

some
 

changes,and
 

the
 

election
 

of
 

Lu-level
 

heads
 

official
 

was
 

an
 

important
 

medium
 

for
 

the
 

transfer
 

of
 

different
 

types
 

of
 

government
 

officials. The
 

official
 

draft
 

which
 

was
 

written
 

by
 

the
 

clerks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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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d
 

officials
 

was
 

a
 

necessary
 

link
 

for
 

the
 

government
 

at
 

Lu-

level
 

to
 

deal
 

with
 

government
 

affairs. Corresponding
 

to
 

the
 

collective
 

decision-making
 

of
 

Lu-level
 

regular
 

offi-
cials,three

 

head
 

officials
 

signed
 

separately
 

and
 

made
 

joint
 

decisions. The
 

reason
 

why
 

the
 

head
 

officials
 

of
 

the
 

Yuan
 

Dynasty
 

were
 

valued
 

was
 

related
 

to
 

the
 

tradition
 

that
 

the
 

Mongol
 

court
 

attached
 

importance
 

to
 

the
 

document's
 

offi-
cials. Compared

 

to
 

the
 

head
 

officials
 

of
 

Fu,State,County
 

and
 

Lushisi,the
 

quality
 

of
 

the
 

Lu-level
 

head
 

officials
 

was
 

higher,and
 

among
 

whom
 

the
 

phenomenon
 

of
 

corruption
 

and
 

monopoly
 

was
 

not
 

promin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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